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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历程

这条路

有那么一条路，经历了岁月的斑驳陆离，
但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欢喜，不滚烫，却热烈，让
我的心好暖。

锅贴大叔，章鱼小丸子兄，小圆子阿姨，烤
红薯奶奶，里脊肉饼爷爷，菜煎饼大姨，铁板豆
腐夫妇……他们的摊位很稳固，地位也很稳
固。他们总爱唤你“宝宝”，还会每次不知疲倦
地介绍自己曾经叱咤风云的厨师经历。我不
止听着，还会应和着，攀谈一会儿，阿姨叔叔乐
得满脸褶子。人来人往的学生也会亲切地唤
着他们熟悉的昵称，买上一份经典的美味。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条路慢慢地变长了，
变成小吃街了，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更多人慕
名而来，逛一逛这条繁华的小吃街。听他们说
育才路往昔的繁华，现在是更加“辉煌”了。每
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真实的快乐，摊主
有属于自己的昵称，学生也有，叫“宝宝”。

每到中午晚上饭点，路上便上演一场大出
行，像是一大群“螃蟹”横行南北苑的出口，宝
宝们或右或左走，都能享受到美味。

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条时尚美食
街出来。渐渐地，路上多了一些新兴小吃。
昨天刚刚在网上刷到的，今天或过两天就复刻
了出来。鲜花烤奶茶、卷卷薯条、蘸酱麻薯，他
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育才路的各处，你总是能
一眼瞧到新来的邻居，不一会儿他们便名声
大振，摊位前排起老长一条队伍。有很多时
刻，中国人对美食的执念，就那么直白地展现
在眼前。

路上，有好几家“无声”摊位，有一家“无
声”米糕，我特别喜欢吃。摊位前是一对“无
声”夫妇，摊位上有一排不同口味的米糕图片，
我只需用手指一指，那叔叔或阿姨跟我对视一
眼，用手比一个耶，我的米糕就进入制作程序
了。做米糕很快，只见叔叔拿起一个模具，在
里面填入碾碎的糯米粉，再往下一擓，放到蒸
锅上，只消一两分钟，氤氲的水汽中，米糕就蒸
好了。接着，叔叔拿着竹签插进米糕，再递给
阿姨，阿姨依据我要的口味涂上各种味道的
酱，最后又贴心地抽一张餐巾纸裹住那根竹
签，眼睛弯弯地递给我，我摇一摇手机，示意已
经付过钱了，她摆摆手、笑笑，又投入下一个制
作了。

我吃着热烫的米糕，一路走在这条烟火气
“熏脸”的美食街，摊主们一边吆喝着，手上也
不闲着，翻炒、爆烤、调制，好不热闹！人来人
往的，一拨人来一拨人走……在这美好的时光
里，我们就这样流连；在这烟火人生中，我们就
这样品味青春的酸甜。

盐城师范学院 王静静

老家藏在苏北平原的深处，南边有荡，村中有河，
荡里有芦苇，河边有杂树。芦苇与杂树，不只是村庄
的天然绿植，更是季节的预报员。

二月三月，树率先把春天举在空中。
某一天，风还很硬，不过，空气中的寒意已经变薄

了，仿佛用手轻轻一推就会裂开。河畔，枯干的柳树
灰败的枝条上，突然缀上了几点新绿。它们先于人，
把寒意捅了一个缺口。

像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像小小的翅膀，像一滴嫩
绿的雨打开的样子，像一封等了很久的邮件，像一个
个逗号。整个春天酣畅淋漓的诗章，将迅速在一个个
逗号间填满。

“看啦，柳树都发芽了。”抬头张望的村民，或许并
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但他波动的目光把心事全泄露
了。整个秋冬，他的脸一直板着，仿佛有一种无形的
钳制力封锁着表情，现在，小小的柳芽像一把钥匙，轻
轻地，就解开了人的心结。一片叶子与人的故事，无
声地讲述着、传播着。

每一个路过河边的人，都嗅到了空气中轻微的变
化，仿佛心有灵犀，听到了指令，抬起头来。头顶上，
稚嫩的三月轻轻飘荡。柳树回来了，就像亲人回家，
老友探访，乡民与柳芽通过目光确认彼此，让柳芽看
见自己，也把柳芽看进目光，把目光里的柳芽捎带给
他人。

“春天啦！”
他们不善言辞，但你从他们的面容和脚步里，知

道他们在互相转告一个不需言语但心领神会的信息。
城里的四季，被常绿树木混淆了界限，看不分明

春天是怎样从冬天一下子突围的。在城里待久了的
人，体会不到一粒新芽对于乡村的意义。冬天的村
庄，所有的草木都卸下了绿装，陷入沉寂，突然出现的
一点新绿，那是色彩的革命，是生命的回归。整个村
庄，就像一直冻结的大地缓缓解冻一样，悄然松动了，
冬眠式的疲惫倦怠里，仿佛飘满了新雨后清新的氧。

乡村三月柳先发，春在梢头绿蒙蒙。绿色的因
子，从柳树传导到槐树、楝树、桑树，每一棵灰黑色的
木本植物，都接力打开绿油油的叶面。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说：“醒来，是从梦中往外
跳伞。”

叶子的爆发，就是在跳伞。不是一片叶子在打
开，是亿万片叶子，一齐打开了如梦如幻的伞面，这些
从板结的木纤维间义无反顾跳出来的伞兵，用一朵朵
各式各样的“伞”，缀满天空。它们将在村庄的上空滞
留长达八个月的时间，用静态的滑翔，演绎葱茏这个
主题。

于是，村庄就更换了崭新的页面。万木青绿疑是
雾，千村如醉沐晨晖。河畔，树依照河流的走势，列成
妖娆的曲线；屋舍前后，树按照“榆柳荫后檐，桃李罗
堂前”的传统格局，布局着宅院的空间；田野上，树跟
着堆坡沟渠，队列一样跑向远方。

于是，直线曲线的绿，成了村庄的腰肢；团块状的
绿，成为村庄的身板与体量。

这么多的绿一起发力，让乡村的春天带了些蛮不
讲理的味道。绿攻陷了整个村庄，让你的视野变绿，
让你的呼吸吐纳里，都是绿意。我们和村庄交换着彼
此的气息，各自从对方得到一部分。在乡村，人不会
被激情、梦想与欲望缠身，但一定会被千百种铺天盖
地汹涌而至的芬芳与色彩贯穿。

绿意驻扎。人被绿浸透式地染了一遍。
有位禅师说：“谁说心灵是指思想、意见、想法和

观念？心灵指的是树木、篱笆、砖瓦和青草。”
晴川历历，芳草萋萋。树梢上的那一抹春色，就

是村庄的心灵，村庄的思想。
风轻吹，浮动在半空中的春天，在荡漾。
可以触摸到的欢欣鼓舞，在荡漾。

英国华威大学在读研究生 孙羽尚

依稀记得第一次听南京白局课的情景。出乎
意料，老师只有二十多岁，说着轻松逗趣的开场
白，热情鲜活，看起来与现代年轻人无异。但当他
板正身姿，手执弹板，和着那瓷白酒盅碰撞出的清
亮绵长的节拍，开始为我们演示即将学习的白局
段落时，场面又霎时跌落进帛丝编织的世界中，将
我们带到织造厂工人“手不停梭，口不停唱”的画
面里，在弹唱间携来一捧流淌的旧时光。

这样的氛围足以让我们震撼。一群学标准普
通话长大的孩子，头一次认真打量起自己的家乡
方言。然而真正的学习过程却不易。听着亲切，
尝试着念出来，却引得一片笑声。有些新奇，又有
些扭捏。因此，在那堂课的前半段，纵使老师惊艳
表演的吸引力，也没能成功让我们开口。

于是，老师干脆放弃了跟读注音的教法。就
像民间堂坊中的说书人，他使劲敲了一下弹板，挣
脱唱念技法的束缚，将我们循循引入白局唱词编
织出的南京生活中。

“桂花酒酿小元宵”。唱词里多的是美食，也
最能引起共鸣。“桂花酒酿”四字念成四种音调，

“桂”字读阴平，高而长，营造语势，仿佛让人想起
雨夜街头的流动餐车，餐车摊主那音量不高，却穿
透力极强的一声声吆喝；“花”顺势而下，借助第一
声推开的波澜，将香甜的桂花酿、软糯的元宵，气
势豪壮地置在你桌前，大有把吃一碗夜宵的想法
根植于你心中之意；“酒”婉转曲折，如偶遇同来觅
食之老友，几番叙旧寒暄，情深意切，诉不尽满腹
轶事传闻；“酿”声调渐扬，如酒气回肠，暖意渐升；
而“小元宵”以入声收尾，短促伶俐，仿佛颗颗圆润
晶莹的元宵滚落舌尖，收汁于味蕾，糯而不粘。如
同梭子在丝线中游走，这几声独特而有辨识度的
音调，编织出记忆中的城南夜话，纸面唱词因此有
了些许温度。

“玄武湖台城柳丝伴湖莲，文德桥去看半边
月。”“夫子庙，真热闹，民间工艺真不少。砖雕石
雕手工精，竹编石画真传神。”和着琵琶曲声与金
陵雅言，南京的美景也在唱词中向我们徐徐展
开。本身有距离感的方言学习，在触碰到这些耳
熟能详的生活地点后，有如坚冰融化在往日时光
中。紫金山下，玄武湖畔，头戴折柳花环，绕湖骑
行或放舟湖心；夫子庙灯会点缀着每一个新年的
尾声，沸反盈天的人潮淹没了无忧的童年。南京
话就像一个闸门，平日里安静地把守住现实与潜
意识的界限，但只要一经触动，无数回忆便喷涌出
来。我们自认为对家乡话认知已与陌生人无异，
但自幼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金陵之息已经编织
进我们的骨血里。这种气质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这座钟灵毓秀的古都，生养了百年前织布机
上艰辛劳作的人们，也孕育了我们。在接下来的
南京白局学习中，方言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已经刻
板僵化的标本。它就生长在我们的生活中，扎根
于我们的情感里。虽然无情的时光让南
京话或将成为绝唱，但倘若以它为丝
线，编织出六朝旧都的独特气质，编
织起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共同记忆，
就会永远活在南京人的心中，故
乡的风景也就随思绪翩然呈现
在我们眼前了。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于乐于乐

春在枝头
帛丝里的金陵绝唱

自然启示

亲身体验
风轻吹，浮动在半空中的春天，在荡漾。


